
今 宵 一 谜

胜保、周天爵、袁甲三驻宿州，

福济、李鸿章统率抚标残部、江忠

义部及原有的三千人马驻岳西。

旨令胜保会同周天爵月内收

复和州之裕溪口。送走传旨差官，

周天爵捋着胡子对胜保说道：“圣

上说，裕溪口乃长毛屯粮之处，我

怎么不知道啊？”

胜保说道：“上头说的话还有

错吗？我们现在还是计议一下收复

裕溪口的事吧。不管裕溪口是不是

长毛的屯粮之所，只要我们奉命将

其收复，就是大功一件。”

周天爵碍于胜保是钦差大臣，

没有再讲其他的话。两个人经过反

复商讨，很快便按照上面的意思分

兵行动起来，大军直驱和州之裕溪
口。胜保带领各营从前路进攻，周

天爵率军从裕溪口后路发起攻击，

袁甲三负责打援。胜保自恃用兵如

神，决定一举收复裕溪口。

胜保出兵的同时，朝旨却令福

济所部出兵收复含山、巢县二城，

以收全功。福济想也没想，当天就
率各营疾驰含山。

但胜保的人马尚未到达指定
地点，便被太平军包围。周天爵挥

师来救，遭到从裕溪口增援的太平

军围困。太平军还从和州、庐州、安

庆调兵增援。双方兵力相当，拼得

难解难分。

情急之下，胜保派出快马送信

于福济，命其率军解围。

福济接到军报大吃一惊，急召

李鸿章、江忠义于帐中商议。福济

忧心忡忡地说道：“胜大人出师不

利，将影响我等收复含山、巢县的

功效。胜帅败，长毛必倾力围我，则

安徽危矣！”

江忠义道：“抚台大人，您老究

竟是何种主意，还是明言吧。胜帅

危，我军是救还是不救呢？”

李鸿章小声道：“福帅，您老莫

非担心我军也陷入长毛的重围？”

福济拍掌道：“少荃此言，真真

说到本部院的心坎里。本部院适才

听探马报说，长毛此次是以重兵围

困胜帅和周老王八。本部院推断，

此招儿很可能是长毛将领汪酋(王

海洋)使用的诱兵之计。他先将胜
帅围住，然后诱我及周老王八去增

援，最后收网聚而歼之。少荃，本部

院没有料错吧？”

李鸿章道：“大帅所料不差，

汪酋分明在诱我入围，然后用重

兵围歼，以图把安徽全盘夺取，

与江宁连成一片。但胜帅是安徽的

主帅，是钦差大臣。如今钦差被

围，就算胜大人不发调兵号令，我

军闻之也应该赶去解围。福帅，您

老以为呢？”

福济点点头说道：“本部院不

想上汪酋的圈套，可一时又想不出
更好的办法。若当真不去解救，胜
克斋脱险之后，定然不肯与本部院

甘休；若发兵去救，先不论汪酋如

何，周天爵个老王八又委实让本部

院咽不下这口气！庐州被围之时，

周老王八和袁午桥近在咫尺，却不

发一兵一卒，不是江大帅到得及

时，本部院还能与各位在此议事
吗？若此次被围的只他周老王八一
个，本部院不仅不会出手，还要提

前给他烧上几张纸，供他过鬼门关

时使用。”

李鸿章沉思道：“福帅，下官倒

是想出一个两全之策来，只是不知

能否行得通？”

福济眼睛一亮，忙道：“少荃快

讲，本部院已是急得肚里起火。”

李鸿章道：“下官以为，汪酋既

然设计诱我入围，我军不妨来个将

计就计，给他来个围魏救赵，定然

起效。”

福济忙道：“少荃所言，莫非是
先不顾胜帅，反取庐州？”

李鸿章道：“汪酋知我军在岳

西，庐州定然部署重兵，以防我与

胜帅会合。我军此时若兵发庐州，

不但救不了胜帅，还有可能被庐州

一带长毛围住反不得脱身。”

福济听不明白，便道：“少荃不

要绕弯弯，直言无妨。我军怎样才

能围魏救赵呢？”

李鸿章道：“下官以为，我军不

如兵分两路，一路大张旗鼓去救胜
帅，一路绕道直取裕溪口。下官推

测，汪酋下全力围我各路官军，不

可能再从江宁调兵于此。围胜帅之

军，定然是裕溪口、含山、安庆之

敌。裕溪口、含山、安庆等处不会有

太多人马，我军突然袭击，一定能

事半功倍。”

福济点头：“少荃所论极是，不

过我们直取含山不是也行吗？”

李鸿章笑道：“福帅所论极是。

但下官以为，我军兵发含山，虽能

一战克复，但不能解除胜帅危境。

因为含山毕竟不是兵家必争之地。

就算我军迅速攻克含山，长毛也能

在最短的时间内，调集各路人马围

困于我。而裕溪口则不同，裕溪
口乃长毛屯粮之地，关系甚大，

裕溪口克复，等于掐断长毛的食
管，长毛定然不战自乱，胜帅危

境顿解。您老以为呢？”

李鸿章的两全之策

徐卉在迅速地浏览李佳楠送

来的项目策划案，李佳楠也做好
了徐卉可能提出疑问的准备。

两分钟过后，徐卉合上了李佳

楠的这份策划案，“这策划很差劲，

对不起，请容许我说实话，我们颂

创集团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来替你

审核这份策划是否能够通过，我们

的时间是宝贵的，而你送来的这份

策划真的很差劲。”

李佳楠凝视着徐卉，“可你并

没有全部看完。”

徐卉轻轻地摇头，“如果一份

策划案在开头的三页纸就没有吸

引我继续看下去，您认为这份策划

案有可能通过吗？年轻虽然是资

本，但并不可以用来挥霍，李小

姐……哦，李部长，我能够从这份

策划案中看出你的用心，但是我看

不到你的思想。你没有尽全力。”

李佳楠淡淡地笑了笑，“谢谢

你的评价。”

徐卉纤长的手指不停地轮番

敲打着桌子，“我再给你们‘华新’

一次机会，半个月后，我要看到你

用心做出的策划案，当然，你也要

记得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谢谢。”李佳楠的情绪有些

低落。

徐卉朝着李佳楠职业地伸出

手，“期待下一次与你见面。”

李佳楠略带迟疑地伸出手与

她客套地握了握，可徐卉却意外地

没有松手，“我个人给你一个建议
可以吗？”

李佳楠一愣。

“我觉得带一些颜色的职业套

装会显得你更年轻一些。”

李佳楠心底的隐忍几乎要瞬

间爆发，可是还未等她爆发出来，

徐卉早已经带着自己的助理离开

了会客室。

李佳楠一腔的怒火在走出颂

创集团的大楼时便彻底地爆发出

来，她对着大楼的一个阴暗角落
不停地怒骂，而且连踢带踹，

“比我长得漂亮就可以肆无忌惮

地讽刺我的品位吗？比我个子高

就可以藐视我的策划方案吗？比

我穿得好就可以……居然说我不

用心，我那可是花了多少心血才

做出的方案，居然看了三页纸就
给我毙掉了，简直就是刻薄！刁

妇！”

李佳楠愤愤地骂着，双手扶着

膝盖，不停喘着粗气，骂了一通她

觉得气顺畅多了，“刁妇，老娘这次

就做出个让你目瞪口呆的方案给

你瞅瞅！”李佳楠从小到大都没服
过输，这一次也绝不例外。

顾不得周围人像看怪物一样

看着她，李佳楠将那份策划案扔

进了垃圾桶，甩着自己的皮包没

有一丝淑女风范大步流星地朝着

地铁站走去。

李佳楠回到家，从桌子上找出
来半个面包，狼吞虎咽吃了下去便

坐在写字台前整理资料。

周子阳从她的身后搂住她，

“佳楠，睡吧？”

李佳楠叹口气，“我的策划书

被毙掉了，我正在赶新的策划案

呢，我刚刚有点儿头绪，我怕中断

了就没这灵感了。”

周子阳略带埋怨地看着李佳

楠，“不是我说你，就你这水平单独

策划颂创集团的案子，你觉得这现
实吗？”

“你怀疑我的能力？”李佳楠不

满意。

周子阳独自躺回床上，“我真

的怀疑你们那什么王总对你有不

轨的企图，那么多有实力的人不

用，偏偏提拔你这么个没经验

的。”

“别没事找事啊，王总这是信

任我，就许你升职做技术小组的组

长，我就不能当个副部长吗？”

周子阳抱着枕头一脸怨气地

看着李佳楠，“你自己多留个心眼

儿，别到时候被人卖了还替人家数

钱！我就看你们那个王总不是个好

东西，再说你们公司就那么点儿实

力，你看看平时跟颂创合作的公司

都是哪些？你再看看你们自己，没

准压根儿就是个幻影的事，你还在

这里拼死拼活地卖命。”

“我要不是为了那两万块钱提

成，我才不这么拼命呢！”李佳楠努
努嘴，如今两万块提成虽然是第一
位，但是在她的心里还有一股暗

劲，那便是争口气！

这一晚对于李佳楠来说过得

极为漫长，她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时候趴在桌子上睡着的，只是周

子阳临上班之前才把李佳楠叫起

来，临走还不忘讽刺她两句才出
门。

李佳楠睡眼惺忪地跑到洗手
间迅速洗漱完毕，回到房间换衣服
才发觉一晚上没有吃东西，忽然发
现桌子上摆了一杯豆浆和两张鸡

蛋饼，不由得心里温馨地一笑，“这

口硬心软的家伙……”

下班后两个人约好到周子阳

同学魏岳开的婚庆公司。

“‘刘庆’这个名字有点耳熟
哦。”他自言自语。

“就是 K 大剽窃案的揭发人

嘛，听说后来跳楼自杀了。”一个同

事说。

“死人怎么会揭发呢？”靓仔有

点奇怪。

“一个叫秦蓁的女士送到办公

室来的，说这是刘庆的遗物。”孙主

任说。

“哦，原来是这样。”

“我已请示了彭书记。”孙主任

的脸色凝重。

“不管涉及什么人，都要查！”

他说。

第二天，聂风约钱小曼一道，

潜入博世楼顶。

星期日的傍晚。他俩乘备用电

梯偷偷到了第二十八层，再沿着木

扶手铜栏杆旋梯，登上玻璃屋顶
层。钱小曼是第一次到这里，既紧

张又兴奋。

在天台上。傍晚的天空被涂抹

成淡淡的灰蓝色，西边天际悬着一
抹玫瑰红。远处的镇上传来隐约的

鼓乐和喧闹声。空气像被水洗过一
样清新。

谁能想到，如此美好宁静的傍

晚，竟会潜藏着杀机。

钱小曼站在天台西南角钱笑

天跳楼的地方，表情感伤。

“你哥就是从这个位置跳下去

的。”聂风的语气沉重。

钱小曼用手抚摸着铜栏杆，眼

里闪着泪光。

聂风转过身，向两边挥挥手，

说：“仔细找找，这天台上一定有

名堂。”

“嗯。”钱小曼应道。

两人找了一阵，但没有发现什
么异常东西。

聂风正在纳闷间，一只小甲壳

虫引起他的注意。黑褐色甲壳，约

有两个拇指盖大小，椭圆体形、背

面圆隆，俗称屎壳郎。他有种奇怪

的感觉，蹲了下来。这只屎壳郎将

军的触角动了动，后足钩着一小团

粪泥，倒推着钻进了杜鹃丛中。

聂风伸手进去，探了探，感觉

摸到什么东西。他的眼睛一亮，拨

开杜鹃丛，底下露出一个黑色长方

形小匣子，高约十厘米。细看，匣子

背面连着黑色导线，正面的烤漆面

板中央露出一个圆形喇叭口。原来

这是一个微型音箱！

再往旁边的杜鹃丛底下探寻，

又摸到一个同样大小和同样形状

的小音箱。

他抬头望了一眼钱小曼，脸上

露出抑制不住的狂喜。

钱小曼顺着聂风指示的另外

两个位置，拨开掩盖的花丛摸索，

俄顷也找到两个一模一样的微型

音箱。

“再找，肯定还有！”聂风向左

右张望。

果然，经过一番地毯式的搜

寻，他们终于发现在围墙一圈的杜
鹃丛下面，一共藏着六个黑色音

箱。其中五个是一模一样的微型音

箱，另一个是稍大的圆柱形，像低

音炮。六个音箱安装的位置，按着

“二、一、一、二”布局，是典型的杜
比 AC-3 环绕立体声。聂风心中的

一个疑团终于解开了。怪不得在天

台上听到的声音，会有那种奇特的

环绕立体声效果。那诡谲的“死亡

音乐”，原来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不晓得声源在哪里。”钱小

曼问。

聂风蹲下身子，拨开草丛，顺

着黑色的导线寻下去。不到两米，

导线埋入土中。

聂风想起第一次来这里的情

景。先是感觉到奇怪的视线，待影

子消失，音乐轰然而鸣。他仿佛意
识到了什么。聂风拍拍手，站起来，

拽着钱小曼，返回穹顶玻璃屋内。

他示意钱小曼，在屋里找找。

两人四处搜索。沙发底座、书报柜

背后、吧台的里里外外都找了。

甚至连深绿色地毯的角落，聂风

也探进手去摸过。但是什么也没

有发现。

难道是自己的直觉有误吗？

聂风正在发闷。就在这一刻，

忽然听见钱小曼惊喜的叫声。

“哦，在这里！”

他扭头，见钱小曼跪蹲在咖啡

座旁，手伸在深红色垫子的下面。

聂风快步走过去，小心地揭开坐

垫的一角，钱小曼的手正摸着一
个隐秘的白色开关。因为紧张兴

奋的缘故，她满脸通红。聂风朝她

点头示意。钱小曼轻轻按了一下开

关，音乐从天台上骤然响起来。凄

美绵长，如泣如诉，带着一种魔幻

的色彩……

“死亡音乐”这摄人心魄的旋

律，聂风做梦都记得！钱小曼惊愕

地睁大了眼睛，仿佛听到了魔鬼的

梦呓。

长得漂亮就可以讽刺我的品位吗

天台上一定有名堂

“漫天风雪”（装修用语） 姚绍广 昨日谜面 “响穷彭蠡之滨” 谜底 舟曲 临泽

《李鸿章发迹史》

◆出版社：上海锦绣文章出

版社 ◆作者：汪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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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 40 年，遭遇创纪录

的 800 多次弹劾，面对无数

或明或暗的对手，一次又一

次的政治风暴，李鸿章总能

从容地走到最安全的地方，

一直被弹劾，谁也扳不倒；在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宝座

上一坐 25 年，权倾天下。本

书全面揭开李鸿章 40 年稳

如泰山的宦海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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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婚勿扰》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作者：琉特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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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非婚勿扰》关注的

是谈不起恋爱的 80 后，讲述

了一对步入社会的 80 后恋

人，面对着失业、失恋、啃老

一系列压力，不得不在爱情

和面包之中作出艰难选择的

故事。

《白色巨塔》

◆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松 鹰

小说以中国西部一所高

校 K 大为背景，名记者聂风

再次登场和警方联手，通过

调查经济学院青年教授钱笑

天离奇坠楼自杀事件，层层

剥笋，最终揭开了隐藏在博

世楼这座白色巨塔内的黑

洞。故事曲折，悬念迭起，案

中有案，其透视社会和人性

的深度更加令人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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